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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政策对中西部地区实施重点支持的背景下，湖南省凭借其中部地区的核心地位，经济实现了快速

崛起。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湖南省就业市场的影响力亦愈发显著。本研究以国内外学者关于

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关系的既有研究成果为基础，明确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具有多维度、多层次

的复杂特征。结合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领域的具体现状，本研究综合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选取2008~2019年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就业数量、就业结构

及就业质量为研究对象，基于时间序列数据从多个维度展开系统分析，旨在全面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湖

南省就业的综合影响机制。最终，本研究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湖南省提出具有针对性

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优化外资引进的策略建议，为提升湖南省整体就业水平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中

所使用的全部数据均来源于历年《湖南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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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ational policy framework that prioritizes support for the central and west-
ern regions of China, Hunan Province, as a pivotal economic entity within the central region,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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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d rapid economic ascendance. Concurrently,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on the labor market in Hunan Provin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nounced. This study is 
predicated on the extant research finding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regarding the 
nexus between FDI and employment. It ascertains that the impact of FDI on employment is charac-
terized by multidimensionality and multilevel complexity. Integrating the specific realities of FDI 
and employment in Hunan Province, this study employs a comprehensive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that combine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as well as normative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period from 2008 to 2019, examining the total volume of FDI, employ-
ment quantity, 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quality in Hunan Province through the lens 
of time-series data. The objective is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the comprehensive impact mech-
anism of FDI on employment in Hunan Province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Ultimately,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study proposes targeted strategies 
for leveraging FDI and optimizing foreign investment attraction in Hunan Province,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a scientific basis for enhancing the overall employment level in the province. All data uti-
lized in this study are sourced from the annual editions of the Hunan Provincial Statistical Year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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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部崛起战略推进及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剧，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

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日益凸显。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开放”战略促使中国开放水平不断提高。

湖南凭借其区位优势吸引大量外资企业入驻，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然而，就业市场面临多重压力：一

方面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攀升，另一方面农业人口占比持续上升，且劳动力净流出加剧了本地就业矛盾。

2020 年湖南实际使用外资达 210 亿美元，增幅居全国前列，凸显其 FDI 吸引力。但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

失衡并存，国有经济吸纳能力减弱背景下，FDI 作为非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就业带动效应亟待

深入挖掘。通过优化 FDI 产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强化技能培训等路径，可将外资企业转化为吸纳就

业的关键力量，同时需平衡外资挤出效应与本土就业保障，探索 FDI 驱动区域就业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模

式，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协调共进。 
从国外相关学者进行的研究来看，FDI 促进了就业机会的增加。Fu Xiaolan 和 Balasubramanyam (2005)

基于 Smith-Mintie“盈余释放”模型对中国出口与就业增长进行分析。其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借助外商直

接投资与技术转让企业，出口为剩余产能与劳动力提供了有效渠道，且此种出口增长为高失业率国家创

造了大量就业岗位[1]。Mehra N (2013)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印度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就业与经济效应。

结果显示 FDI 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正相关，但与就业非必然正相关。印度经济由农业、工业、服务业构

成，FDI 主要作用于服务和部分工业部门，推动经济增长并创造部分就业[2]。Jayaraman T K，Shin B (2007)
研究发现斐济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就业存在单向长期因果关系，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存在单向短期因

果关系，FDI 对斐济经济活动影响显著[3]。Inekwe J N (2013)研究 1990~2009 年尼日利亚经济增长、就业

与第二、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关系。结果表明，服务业 FDI 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制造业 FDI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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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负相关[4]。 
从国内的各项研究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李蓉丽等(2020)通过对湖南省各产业的人

数及各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三种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主要集中在二次产业上，

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对外投资规模相对较小。其次，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促使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

而第二、第三产业则刚好与第一产业相反，促进了本产业就业人数的增多，优化了湖南省的就业结构[5]。
裴玲玲(2019)通过对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进行研究，发现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第二、第三产

业就业有着长期的正向影响。在长期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与第二产业存在较大差

距[6]。李莺莉等(2014)通过对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就业结构方面带来

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着重于某一产业结构，展现出比较严重的失衡，呈现出“东、中、西”和“二、

三、一”的分布格局，这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关系[7]。 
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对就业结构和数量产生影响，而且还影响着就业的质量。薛源(2019)通过对 29 省

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调查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会对外商直接投资单位的就业人数起到一个促进

的作用，长期会趋于一个稳定的趋势，但短期内还是会迅速升高，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人数始终处于正

向的拉动作用[8]。郑月明和董登新(2008)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量进行了动态模型分

析，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在就业上产生的创造效应与替代效应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区域差异。对于东部地

区的替代效应最为显著，滞后 2 期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 1%，就业量将会减少 0.003%。对于中西部地

区替代效应对就业人数的影响并不显著[9]。裴玲玲(2019)通过对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进行各

项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河南省的就业总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外商直接投资是增加省

内就业的格兰杰原因。外商来河南省投资建厂，可以为本地的劳动力提高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率[6]。杨

红妆(2015)通过对就业人数和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南就业具有正

向作用，但影响还不够大。外企由于产业转移，把低技术高人工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放在中国，提供了

许多低技术含量的就业岗位，况且发展的中国需要从劳动密集型的进行过度，亦是外资最倾向的，高新

技术产业较少[10]。余菊(2013)基于协整分析，对我国就业人数与外商投资的实证关系进行研究，就长期

影响关系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人数呈正向相关效应，但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当前外商直接投

资主要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就业具有微弱的挤出效应[11]。刘宏和李述

晟(2013)基于 VARM 模型，采取 1985~2015 我国三次产业的就业总人数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进行分析，

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总体上对我国就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需要侧重选择产业关联效应明显的

外商投资。从长远角度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创造效应能带动我国就业人数增长，但短期内可能会

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这也就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12]。徐燕红(2013)通过实证分析，把外商直接投

资对就业的影响划分为缓慢增长期、快速增长期、略有下降阶段、稳定阶段、略有上升阶段五个阶段。

总得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总体方向是积极的正面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不仅以外资企业

的身份直接吸引着大量的就业，通过关联其他产业，流动着的带动作用，使我国国名经济与国际贸易进

行接轨，外商投资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13]。钟晓君、刘德学(2011)对广东省第三产业服务业外商直接投

资对就业的长期影响与短期影响影响进行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服务业劳动力市场短期呈负

相关而长期内是正相关[14]。马述忠，吕淼(2012)通过研究第一产业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农业的

就业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在农业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农业就业带来了一定的挤出效应[15]。 
外商投资对就业质量工资水平的影响。薛源(2019)通过对 29 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表明，运用脉

冲函数进行分析，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得出随着外商投资的逐步增加，同时不断地发展完善，就业

人员的工资水平不断地攀升[8]。马心竹(2015)通过对辽宁省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辽宁省外商

直接投资与辽宁省在职员工的平均工资具有长期稳定的相关关系，对就业质量的创造效应大于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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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李莺莉等(2014)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中国

在职人员平均薪资的水平，但是劳动力分布的差异导致了地区之间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工资效应差距变

大。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明显提高就职人员工资，但对中西部地区存在很大的负面影响[7]。徐燕红(2013)通
过实证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对我国就业质量也起到了正面的示范作用，但另一方面一些劳动

密集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也存在着损害员工就业质量的行为：如强制员工加班、工资偏低、保险等福

利待遇不落实的问题[13]。曲洋(2013)对东北三省的工资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结论

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东北各省的就业形势，提高了东北地区的工资水平。而辽宁省由于其东部临海

的地理优势，外商直接投资对其就业效应最为显著[17]。 
通过比较国内外已有的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学者们在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方面的研究，

研究方法和数据也多种多样。薛源学者运用面板数据把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相结合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

看看其对中国工资水平和就业结构有哪些影响。裴玲玲运用高铁梅计量经济学的 E-G 两部分析法[18]，
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南省的就业效应研究。这些分析方法非常值得去借鉴，用于本篇研究当中。关

于就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是多样的，是影响有关就业的方方面面，不同地区之间由于产业结构和政

策等不同，影响也不同。但是大都数的学者从国家整体的角度进行研究或者研究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东

部沿海地区，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研究较少，并且大多数是基于就业数量的分析，对就业人数、就业结

构、就业质量三者系统的分析较少，对于中西部地区的研究少之更少。 

2. 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影响的理论分析 

就业效应可以分为：就业创造效应、就业挤出效应以及就业替代效应。这些效应对就业、就业结构

和就业质量产生影响，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其次，由于制度、经济环境存在着许多方面的

不同，各种效应产生的强度也会不一样，来影响就业的整体效应。接下来讨论了这些效应如何影响就业

数量，结构和质量。 

2.1. 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数量影响的机理 

外商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家或地区就业的影响，在于就业创造效应、就业挤出效应、就业的替代效应

共同作用影响的结果。首先，对于就业创造效应，它通过资本供给的增加、先进的技术、管理水平实现

东道国企业的扩大化再生产，从而达到就业的规模的扩大。而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会增加各产业的资本供

给以外，而且还会培训、管理、技术、外溢等多种方式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或增加企业内其他生产要素

的供给。在有些情况下，出现了生产规模效应导致技术、机器代替了部分劳动力的情况，这就是就业替

代效应。除了上述两种就业效应以外，外商直接投资会对通过就业挤出效应影响着东道国内的企业就业，

随着外资不断引入，可能会导致东道国部分企业由于竞争力不足，无法与外资抗衡，出现企业破产或者

被兼并，从而使公司裁员劳动者失业。这主要取决于外商直接投资所投向的产业布局与东道国国内产业

之间的相关性，同时又要注意观察国内企业能否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能否在竞争中提高

自身企业的科技创新力与企业的活力、竞争力。最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还会受到外商直接

投资进入的形式、时间、地域、投资来源国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2.2. 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结构影响的机理 

外商直接投资在就业结构上产生的影响，是通过动态配置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分布实现的。外商

直接投资与劳动力之间更多表现为二者的要素比例，在一定的条件下，增加一定量的资本就需要增加一

定量的劳动投入。另外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在各产业之间分布不均的现状，就业创造效应、就业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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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就业替代效应将会在各个产业中产生作用，加大产业之间的差距，使得生产要素在产业之间的流动

加剧，随之而来的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产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劳动力素质得到提升，产业结构大大

优化。外商直接投资使得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但与此同时，由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

产业进行就业转移，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将随之减少。总体看来，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升

级与优化起到了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产业结构上的就业影响则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偏向于投

资市场、劳动力与资金充足的地方，因此对区域差异就业带来了直接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外商直接投

资进一步扩大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进而引发非农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也将对区域差异

就业产生间接影响。 

2.3. 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质量影响的机理 

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质量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是就业人员工资水平的变化。另外就是人力资本水

平、劳动力素质等因素的发展。拥有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雄厚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增加了熟练劳动

力的工资水平，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工人队伍，提高企业竞争力，加快企业社会对职工的培训。

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促进了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由于外商资本的流入使得社会劳动力整体工

资提高，二者相互作用。但是，随着从劳动密集产业向技术资本集约型产业的 FDI 的开发和转移，FDI 对
东道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正在不断减弱。 

3. 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影响的计量模设定 

3.1. 湖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总量实证分析 

1.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数据来源 
本模型所运用的各项数据都是来自于历年《湖南省统计年鉴》中，本模型中所选取的数据是 2008~2019

年湖南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和湖南省年末就业总人数。为了使数据更加的平稳，避免出现模型

的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性。在不改变数据的性质与相关的关系的条件下，将变量进行了取对数。本模型中，

就业量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采取自然对数，分别使用 Ln(Emp)(i)、Ln(FDI)(i)代表取自然对数的就业人

数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其中，Ln(Emp)(i)是被解释变量，Ln(FDI)(i)是解释变量，(i)代表年份。 
2. 湖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数量实证分析 
(1) 平稳性检验 
协整检验只有在同阶平稳性变量才能进行，在此模型中将采取单位根检验(ADF)方法来获取变量的

单阶整数。通过 Eviews 软件进行单位根的检测得出相关数据，表明原序列表变量和一阶差分变量

Ln(Emp)(i)、Ln(FDI)(i)的 ADF 检验的 P 值均高于 5%阈值，显然是不平稳的。但它们的二阶差分的 ADF
检验的 P 值均小于 5%的阈值，平稳性比较好。从中可以得出，它们两个变量是同阶的二阶单整变量的结

论，符合协整检验的条件。对两个变量的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以知道湖南省年末就业总人数 Ln(Emp)(i)与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金额 Ln(FDI)(i)的二阶差分序

列在 5%的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性比较好的，所以这两个变量是属于二阶单整变量，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协

整检验。 
(2) 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意义是检验 Ln(Emp)(i)与 Ln(FDI)(i)伪回归问题。由上表 ADF 检验结果可知 Ln(Emp)(i)与

Ln(FDI)(i)是二阶单整变量，完全可以进行协整检验，避免出现伪回归的现象。本文参考高铁梅《计量分

析方法与建模》，运用 E-G 两步法对其变量进行协整检验。首先对变量 Ln(Emp)(i)与 Ln(FDI)(i)进行最小

平方法回归，建立了如下计量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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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esults of the stationarity test for Ln(Emp)(i) and Ln(FDI)(i) 

表 1. Ln(Emp)(i)与 Ln(FDI)(i)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ADF 值 1%阈值 5%阈值 10%阈值 p 值 检验结果 

Ln(Emp)(i) −1.18 −4.30 −3.21 −2.75 0.64 不平稳 

一阶 Ln(Emp)(i) −0.34 −2.82 −1.98 −1.60 0.54 不平稳 

二阶 Ln(Emp)(i) −3.26 −2.85 −1.99 −1.60 0.005 平稳 

Ln(FDI)(i) 0.52 −2.82 −1.98 −1.60 0.81 不平稳 

一阶 Ln(FDI)(i) −1.19 −4.30 −3.21 −2.75 0.63 不平稳 

二阶 Ln(FDI)(i) −3.02 −2.85 −1.99 −1.60 0.007 平稳 
 

 ( )( ) ( )( ) ( )ii iLn Emp Ln FDI eα β= + +  (1.1) 

采用 OLS 方法对上述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 )( ) ( )( ) ( )ii iLn Emp 8.43 0.04Ln FDI e= − +  (1.2) 

t    (118.39)    (−2.28) 
R2 = 0.34  Adjusted R2 = 0.28  D-W = 0.29 

其中，括号内数字为 t 统计量的值，e(i)为残差。 
如果 e(i)具有平稳性，则说明 Ln(Emp)(i)与 Ln(FDI)(i)具有协整关系。所以根据 AIC 与 SC 最小原则确

定残差滞后期，对残差序列 e(i)进行 ADF 单位根检验。根据下图的计量结果，得出表 2 可以看出： 
 

Table 2. The stationarity test of the regression residuals e(i) 

表 2. 回归残差 e(i)的平稳性检验 

残差 e(i) 
ADF 值 1%阈值 5%阈值 10%阈值 p 值 检验结果 

−2.93 −2.84 −1.99 −1.60 0.0085 平稳 
 

对残差进行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 ADF 检验统计量小于 5%显著水平下的阈值，得出残差

e(i)具有平稳性。从而可以得出 Ln(Emp)(i)与 Ln(FDI)(i)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也就是湖南省外商直接

投资与就业量存在协整关系。由上式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与湖南省就业人数存在负相关关系，外商

直接投资每增长 1%，就业人数就会相应地减少 0.04%。 
(3) 格兰杰应果检验 
由上文的协整检验得出，Ln(Emp)(i)与 Ln(FDI)(i)二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对其进行了 Granger Cau-

sality Tests 因果关系检验分析 Ln(Emp)(i)与 Ln(FDI)(i)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对 2、3 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进一步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得到了以下结果： 
 

Table 3. Granger causality test 
表 3. 格兰杰因果检验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滞后的阶数 F 值 P 值 结果 

Ln(Emp)(i) does not Ganger Cause Ln(FDI)(i) 2 0.27 0.78 不拒绝 

Ln(FDI)(i)does not Ganger Cause Ln(Emp)(i) 2 6.08 0.05 拒绝 

Ln(Emp)(i) does not Ganger Cause Ln(FDI)(i) 3 15.75 0.06 不拒绝 

Ln(FDI)(i)does not Ganger Cause Ln(Emp)(i) 3 2.31 0.32 不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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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中可以得出，在 5%的显著水平下进行滞后 2 阶，湖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与

就业人数二者具有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虽然外商直接投资是就业人数的格兰杰原因，但是就业人数不

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换句话说，外商直接投资是湖南省就业人数的原因，反之结论则不成立。 
(4) 误差修正模型 
由协整检验可知，长期内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量之间存在均衡稳定的关系。但由于协整回归

我们可以知道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量协整回归的 D-W 值偏小，存在自相关。为了更细致地说明外商直接

投资与就业量之间的关系并了解短期影响状况，我们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对变量进行差分分析即

∆Ln(Emp)(i)与∆Ln(FDI)(i)，将差分变量及滞后期与 e(i)的滞后一期加入模型进行重新回归，进而消除自相

关，提高 D-W 的值，探讨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的短期关系得出分布滞后模型结果如下： 

 ( )( ) ( )( ) ( )( ) ( )( ) ( )i 1i i 1 i i 1Ln Emp 1.01 Ln Emp 0.14 Ln FDI 0.16 Ln FDI 0.04e −− −
∆ = ∆ + ∆ − ∆ −  (1.3) 

t    (282.13)    (1.65)    (−1.98)    (−0.45) 
R2 = 0.98   Adjusted R2 = 0.97   D-W = 2.61 

从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可以得出，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南省就业人数短期影响为负，长期影响结

果为正。在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 1%，则就业人数减少 0.16%。在长期中，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

1%，则就业人数增加 0.14%。这是由于短期内湖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大于创造效应所造成的。 

3.2. 湖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结构实证分析 

1.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数据来源 
本模型所运用实证检验的各项数据都来自于历年《湖南省统计年鉴》，本模型中所选取的数据是

2008~2019 年湖南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和湖南省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为了使数

据更加的平稳，避免出现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性。在不改变数据的性质与相关的关系的条件下，

将变量进行了取对数。本模型中，就业结构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采取自然对数，分别使用 Ln(Emp1)(i)、

Ln(Emp2)(i)、Ln(Emp3)(i)、Ln(FDI)(i)代表取自然对数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

额投资。其中，Ln(Emp1)(i)、Ln(Emp2)(i)、Ln(Emp3)(i)是被解释变量，Ln(FDI)(i)是解释变量，(i)代表年份。 
2. 湖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结构实证分析 
(1) 平稳性检验 
协整检验只有在同阶平稳性变量才能进行，在此模型中将采取单位根检验(ADF)方法来获取变量的

单阶整数。Ln(FDI)(i)的 ADF 值参考表 4。由表 4 可知，Ln(Emp1)(i)、Ln(Emp2)(i)、Ln(Emp3)(i)在 10%的显

著性水平下，变量的二阶差分序列是非常平稳的，可以用 Eviews 软件进行协整检验操作。, 
 

Table 4. The results of the stationarity test for Ln(Emp1)(i), Ln(Emp2)(i), Ln(Emp3)(i)  

表 4. Ln(Emp1)(i)、Ln(Emp2)(i)、Ln(Emp3)(i)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ADF 值 1%阈值 5%阈值 10%阈值 p 值 检验结果 

二阶 Ln(Emp1)(i) −4.44 −2.84 −1.99 −1.60 0.0006 平稳 

二阶 Ln(Emp2)(i) −1.93 −2.85 −1.99 −1.60 0.06 平稳 

二阶 Ln(Emp3)(i) −3.60 −2.89 −2.00 −1.60 0.003 平稳 
 

(2) 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意义是检验 Ln(Emp1)(i)、Ln(Emp2)(i)、Ln(Emp3)(i)与 Ln(FDI)(i)伪回归问题。由上表可知

Ln(Emp)(i)与 Ln(FDI)(i)都属于二阶单整变量，可以进行协整检验的操作。本文根据高铁梅《计量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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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建模》，采用 E-G 两步法对变量运行协整检验。首先，对 Ln(Emp1)(i)、Ln(Emp2)(i)、Ln(Emp3)(i)与 Ln(FDI)(i)

这些变量分别进行最小平方法回归，建立了如下计量回归方程： 

 ( ) ( ) ( )( ) ( )iii
Ln Emp n Ln FDI eα β= + +    (1.4) 

(其中 n 表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 
采用 OLS 方法对上述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第一产业： 

 ( )( ) ( )( ) ( )ii iLn Emp1 8.90 0.11Ln FDI e= − +  (1.5) 

t   (35.70)    (−6.09) 
R2 = 0.79 Adjusted R2 = 0.77  D-W = 0.34 

其中，括号里的数字为各解释变量 t 统计量的值，e(i)为残差。 
然后对残差序列 e(i)运用 Eviews 软件进行 ADF 单位根检验，并根据 AIC 与 SC 最小原则确定各变量

的滞后期。假设 e(i)具有平稳性，则可以证明 Ln(Emp1)(i)与 Ln(FDI)(i)之间具有协整关系。 
 

Table 5. The stationarity test of the regression residuals e(i) 
表 5. 回归残差 e(i)的平稳性检验 

e(i) 
ADF 值 1%阈值 5%阈值 10%阈值 p 值 检验结果 

−3.02 −2.85 −1.99 −1.60 0.0073 平稳 

 
根据表 5 对残差进行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中可以得出，ADF 检验统计量小于 5%显著水平下的阈

值，得出残差 e(i)具有平稳性。从而可以得出，Ln(Emp1)(i)与 Ln(FDI)(i)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即湖南省外商

直接投资与第一产业的就业量存在协整关系。由上式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与湖南省第一产业就业人

数存在负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 1%，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就会相应地减少 0.11%。 
第二产业： 

 ( )( ) ( )( ) ( )ii iLn Emp2 7.38 0.04Ln FDI e= − +  (1.6) 

t   (17.32)    (−1.35) 
R2 = 0.15  Adjusted R2 = 0.07  D-W = 0.28 

其中，括号内数字为 t 统计量的值，e(i)为残差。 
同样对其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如表 6 所示： 

 
Table 6. The stationarity test of the regression residuals e(i) 

表 6. 回归残差 e(i)的平稳性检验 

e(i) 
ADF 值 1%阈值 5%阈值 10%阈值 p 值 检验结果 

−3.02 −2.85 −1.99 −1.60 0.0073 平稳 

 
表 6 对残差进行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ADF 检验统计量小于 5%显著水平下的阈值，得出残差

e(i)具有平稳性。由此可以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与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呈负相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 1%，

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就减少 0.04%。 
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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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ii iLn Emp3 6.52 0.05Ln FDI e= + +  (1.7) 

t   (67.38)    (7.51) 
R2 = 0.84  Adjusted R2 = 0.83  D-W = 0.58 

其中，括号内数字为 t 统计量的值，e(i)为残差。 
同样对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 

 
Table 7. The stationarity test of the regression residuals e(i) 

表 7. 回归残差 e(i)的平稳性检验 

e(i) 
ADF 值 1%阈值 5%阈值 10%阈值 p 值 检验结果 

−3.02 −2.85 −1.99 −1.60 0.0073 平稳 

 
表 7 可以得出残差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稳定性。由此可以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与湖南省第三产

业的就业人数呈正相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 1%，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就会增加 0.05%。 
(3) 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上面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与外商直接投资分别进行协整分析，可以得出

湖南省就业结构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但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还要进一步进

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我们对其变量滞后数 2、3 阶进行格兰杰检验，结果如下： 
 

Table 8. Granger causality test 
表 8.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 滞后阶数 F 值 P 值 结果 

Ln(Emp1)(i) does not Ganger Cause Ln(FDI)(i) 3 0.55 0.60 不拒绝 

Ln(FDI)(i)does not Ganger Cause Ln(Emp1)(i) 3 3.63 0.10 拒绝 

Ln(Emp2)(i) does not Ganger Cause Ln(FDI)(i) 3 0.90 0.56 不拒绝 

Ln(FDI)(i)does not Ganger Cause Ln(Emp2)(i) 3 17.05 0.06 拒绝 

Ln(FDI)(i)does not Ganger Cause Ln(Emp3)(i) 3 3.65 0.22 不拒绝 

Ln(Emp3)(i) does not Ganger Cause Ln(FDI)(i) 3 7.84 0.10 拒绝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表 8 可以看出，就业结构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两者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滞后数是三阶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增加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减少的

原因；在滞后数都是三阶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增加是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的原因。 
(4) 误差修正模型 
由协整检验可知，长期内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结构之间存在均衡稳定的关系。但由于协整回

归我们可以知道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结构协整回归的 D-W 值偏小，存在自相关。为了更细致地说明外商

直接投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了解短期影响状况，我们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对变量进行差分分

析即∆Ln(Emp1)(i)、∆Ln(Emp2)(i)、∆Ln(Emp3)(i)与∆Ln(FDI)(i)，将差分变量及滞后期与 e(i)的滞后一期加入

模型进行重新回归，进而消除自相关，提高 D-W 的值，探讨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结构的短期关系

得出分布滞后模型结果如下： 
第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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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i 1i i 1 i i 1Ln Emp1 0.63 Ln Emp1 0.018 Ln FDI 0.28 Ln FDI 0.29e −− −
∆ = ∆ − ∆ + ∆ −   (1.8) 

t    (1.56)    (−0.09)    (−1.50)    (−1.52) 
R2 = 0.74   Adjusted R2 = 0.53   D-W = 2.93 

第二产业： 

 ( )( ) ( )( ) ( )( ) ( )( ) ( )i 1i i 1 i i 1Ln Emp2 0.64 Ln Emp2 0.06 Ln FDI 0.18 Ln FDI 0.81e −− −
∆ = ∆ − ∆ + ∆ +  (1.9) 

t    (1.21)    (−1.97)   (0.88)    (7.25) 
R2 = 0.99   Adjusted R2 = 0.97   D-W = 2.56 

第三产业： 

 ( )( ) ( )( ) ( )( ) ( )( ) ( )i 1i i 1 i i 1Ln Emp3 0.19 Ln Emp3 0.04 Ln FDI 0.13 Ln FDI 0.07e −− −
∆ = ∆ + ∆ + ∆ +   (1.10) 

t    (0.89)    (8.26)    (0.88)    (0.28) 
R2 = 0.96   Adjusted R2 = 0.93   D-W = 2.67 

由修正模型我们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南省就业结构的影响。第一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第

一产业就业人数短期影响为正，长期影响为负。在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 1%，则就业人数增加

0.28%。在长期中，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 1%，则就业人数减少 0.018%。第二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第

二产业就业人数短期影响为正，长期影响为负。在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 1%，则就业人数增加

0.18%。在长期中，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 1%，则就业人数增加 0.06%。第三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第

三产业就业人数短期影响为正，长期影响为正。在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 1%，则就业人数增加

0.13%。在长期中，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 1%，则就业人数增加 0.04%。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在短期呈正效应。但在长期中，对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有转移作用，对第三

产业的就业人数有促进作用。 

3.3. 湖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质量实证分析 

1.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数据来源 
对于湖南省来说，选取职工工资作为就业质量的参考指标，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南省职工平均

薪资的影响。本模型所选取的数据均来自历年《湖南省统计年鉴》，本模型中所选取的数据是 2008~2019
年湖南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和湖南省就业人员的年平均薪资。为了使数据更加的平稳，避免

出现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性。在不改变数据的性质与相关的关系的条件下，将变量进行了取对数。

本模型中，就业量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采取自然对数，分别使用 Ln(Wage)(i)、Ln(FDI)(i)代表取自然

对数的年平均薪资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额投资。其中，Ln(Wage)(i)是被解释变量，Ln(FDI)(i)是解释变量，

(i)代表年份。 
2. 湖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质量实证分析 
(1) 平稳性检验 
协整检验只有在同阶平稳性变量才能进行，在此模型中将采取单位根检验(ADF)方法来获取变量的

单阶整数。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原序列表变量 Ln(wage)(i)、Ln(FDI)(i)的 ADF 值均高于 5%阈值，显然是

不平稳的。它们的一阶差分的 ADF 值 Ln(wage)(i)的阈值小于 5%，是平稳的，但 Ln(FDI)(i)还是不够平稳，

直到 Ln(FDI)(i)、Ln(wage)(i)的二阶差分的 ADF 值均小于 5%的阈值，平稳性比较好。由此可以得出，它

们两个变二阶单整变量，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对两个变量的运行结果如表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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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 The stationarity test results for Ln(Wage)(i) and Ln(FDI)(i). 

表 9. Ln(Wage)(i)、Ln(FDI)(i)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ADF 值 1%阈值 5%阈值 10%阈值 p 值 检验结果 

Ln(Wage)(i) 10.22 −2.79 −1.98 −1.60 1.00 不平稳 

二阶 Ln(Wage)(i) −3.81 −2.85 −1.99 −1.60 0.002 平稳 

Ln(FDI)(i) 0.52 −2.82 −1.98 −1.60 0.81 不平稳 

二阶 Ln(FDI)(i) −3.02 −2.85 −1.99 −1.60 0.007 平稳 
 

(2) 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意义是检验 Ln(Wage)(i)与 Ln(FDI)(i)伪回归问题。由上表可知 Ln(Wage)(i)与 Ln(FDI)(i)属于

二阶单整变量，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本文根据高铁梅《计量分析方法与建模》采用 E-G 两步法对变量进

行协整检验。首先对变量 Ln(Emp)(i)与 Ln(FDI)(i)进行最小平方法回归，建立了如下计量方程： 

 ( )( ) ( )( ) ( )ii iLn Wage Ln FDI eα β= + +  (1.11) 

采用 OLS 方法对上述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 )( ) ( )( ) ( )ii iLn Wage 0.13 0.79Ln FDI e= − + +   (1.12) 

t    (−0.53)    (43.79) 
R2 = 0.99  Adjusted R2 = 0.99  D-W = 1.03 

其中，括号内数字为 t 统计量的值，e(i)为残差。 
同样对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 

 
Table 10. The stationarity test of the regression residuals e(i) 
表 10. 回归残差 e(i)的平稳性检验 

e(i) 
ADF 值 1%阈值 5%阈值 10%阈值 p 值 检验结果 

−3.83 −2.85 −1.99 −1.60 0.0017 平稳 
 

对残差进行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表 10 所示，ADF 检验统计量小于 5%显著水平下的阈值，得出残

差 e(i)具有平稳性。由此可以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与湖南省就业的年平均薪资呈正相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

加 1%，就业的年平均薪资就增加 0.79%。 
(3) 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上面对就业的年平均薪资与外商直接投资分别进行协整分析，可以得出湖南省就业质量与外商直

接投资二者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但这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还要进一步进行格兰杰

因果检验。我们对其滞后数 2、3 阶进行格兰杰检验，结果如表 11： 
 

Table 11. Granger causality test 
表 11. 格兰杰因果检验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滞后阶数 F 值 P 值 结果 

Ln(Wage)(i) does not Ganger Cause Ln(FDI)(i) 2 4.92 0.06 拒绝 

Ln(FDI)(i)does not Ganger Cause Ln(Wage)(i) 2 0.65 0.56 不拒绝 

Ln(Wage)(i) does not Ganger Cause Ln(FDI)(i) 3 7.92 0.10 拒绝 

Ln(FDI)(i)does not Ganger Cause Ln(Wage)(i) 3 8.38 0.10 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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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表 11 可以看出，年平均薪资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滞后数都是三阶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是年平均薪资增加的原因，年平均薪资的增

加是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的原因。 
(4) 误差修正模型 
由协整检验可知，长期内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质量之间存在均衡稳定的关系。但由于协整回

归我们可以知道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质量协整回归的 D-W 值偏小，存在自相关现象。为了更深入

细致地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了解短期影响状况，我们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对

变量进行差分分析即∆Ln(Wage)(i)、与∆Ln(FDI)(i)，将差分变量及滞后期与 e(i)的滞后一期加入模型进行重

新回归，进而消除自相关，提高 D-W 的值，探讨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质量的短期关系得出分布滞

后模型结果如下： 

 ( )( ) ( )( ) ( )( ) ( )( ) ( )i 1i i 1 i i 1Ln Wage 0.42 Ln Wage 0.75 Ln FDI 0.65 Ln FDI 0.21e −− −
∆ = ∆ + ∆ − ∆ +  (1.13) 

t    (1.02)     (31.32)    (−2.30)   (0.59) 
R2 = 1.00     Adjusted R2 = 1.00   D-W = 2.69 

由修正模型我们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南省就业质量即工资短期影响为负，长期影响为正。在

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 1%，则年平均薪资减少 0.65%。在长期中，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 1%，则

年平均薪资增加 0.75%。 

4. 结论与相关政策建议 

4.1. 结论 

通过上述的研究分析可以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南省长期就业起到了促进作用，优化了产业结构

与就业结构，同时也提高了就业人员的薪资水平。但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外商直接投资在湖南省的

区域和产业上分布不平衡。在进行区域的投资中，主要投资在长株潭城市群及环长株潭城市群，大湘西

地区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投资比重比较少，主要是由于这部分地区经济基础设施落后，交通还不够发达，

以第一产业的农、牧、渔为主，再加上丘林地带不利于机械化的发展。在投资的产业结构中，以第二、第

三产业为主，第一产业比重较少。其次，上述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投入，使得第一产业

劳动力发生转移，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就业，优化了就业结构。最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薪资福利水平这

一块还不够完善。因此，针对上述现象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4.2. 相关政策建议 

1. 优化湖南省外商投资规模与结构 
第一，要完善投资环境。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南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优化具有积

极作用。为进一步提升外资对湖南省经济发展的贡献，应持续优化投资环境。政府需加大对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的投入，特别是针对大湘西地区等经济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区域，改善交通等基础条件，以增强

这些地区的投资吸引力。同时，完善市场运行政策与法规，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保障外资企业与本土企

业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平竞争。第二，提升本土企业竞争力。在吸引外资的同时，应加强对本土企业的

指导与支持。通过技术外溢等效应，帮助本土企业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与市场活力，降低外商直接投资可

能带来的冲击。第三，创新招商引资方式。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平台，通过多种渠道发布招商信息，实

现高效化招商引资。结合湖南省轨道交通、工程机械等优势产业，开展特色招商活动，吸引外资流入。

同时，借助博鳌论坛、世博会等国际性活动平台，提升湖南省的国际知名度，吸引全球投资。第四，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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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出台针对性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如研发补助、投资补贴、税收减免等，降低外资企业投资

成本。在土地供应方面，可采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等灵活方式，降低外资企业用地成本。 
2. 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与区域方向 
优化产业结构投资。尽管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南省第一产业就业转移具有积极作用，但湖南省作为农

业大省，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庞大。因此，应鼓励外资加大对第一产业的投资，提升该产业的科技水平，

改善就业质量。同时，加强劳动力素质培训，促进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合理转移。在引资政策上，应

兼顾劳动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吸纳就业人口，通过技术密集型产业优化

就业与产业结构。促进区域投资平衡。鉴于大湘西地区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的现

状，当地政府应结合当地资源与产业优势，制定针对性的外资引进政策，积极吸引外资。同时，进一步

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与交通网络，提升区域投资吸引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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